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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家在山东东部的古城莱州，西距济南600里，东
距烟台400里，现在只是烟台管辖的一个县级市，可在漫
长的历史上它却声名显赫：春秋在这里建立“过”国，至北
魏在此设立光州，管辖着胶东直至现在青州的全部疆土，
嗣后朝代更迭，但其地位屹立不变。及至清代更成为登莱
青道所在地，统领了山东三分之一的地盘，同时驻有道、
府、县三级政权。正因如此，自古即为“渤海之名疆，三齐
之巨镇”。

我记事的时候，新中国成立也不过七八年，古城的轮
廓尚在，可说是雄风犹存。莱州城扩建于明朝初年，是政
府为主、百姓集资共建的，为了抵御倭寇，军民同心把这
座城建得既雄伟壮丽又坚固结实，获得了“铁打的莱州”
的口碑。在我的记忆里，第一次看到它的时候，城墙已被
挖得七零八落，很像个破牙漏口的老太太了，被剥去砖的
地方，能看到一层层夯得很实的黄土。方园9华里的护城
河却还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河中的芦苇、蒲子欢快地疯长
着，河水干净又清亮，微风吹过，荡起层层涟漪，充满了诗
意。每逢雨后，河里的青蛙便吵成一片，那不止不休的劲
头，真是能吵翻了天。

古城有四个门，南门到北门大约有4华里，构成了一
条主街。东门到西门要短一点，也接近 4华里，同样构成
了一条主街。两条主街在城中心交会，形成了十字路口，
俗名就叫大十字口。它的北边不远处就是高高的鼓楼。就
在这两条主街上建有73座汉白玉石牌坊，无论是数量还
是质量都堪称天下奇观。特别是南北向的这条主街上的
牌坊特别密，差不多隔十几米就有一座，这些牌坊有3个
门洞的，有5个门洞的，不管是3门洞还是5门洞，它们中
间的那个洞都是最高和最宽的，我曾看到两辆解放车对
开穿过。这些门洞逐次地排列着，贯通在一起，远远看去
并没有空隙，就像是一条长长的胡同，显得宁静、雅致、深
邃，神秘又引人遐想。牌坊下边是一条赫色的大理条石辅
成的路，路的宽度和牌坊主门洞宽度完全一致，两边是宽宽的石牙子。这条
路是张宗昌当山东省督军时为家乡修建的，一块石头时价是一块现大洋，
那在当时也是十分昂贵的，这也算是他富贵不忘桑梓吧。

我的家就在南护城河外，走三二十步便到南城门的吊桥，吊桥最早是
木制的，平日是放下的，可以自由通行，战时则拉起来，一条深深的护城河
将敌人阻挡在外边。后来进入热兵器时代，吊桥已失去了当年的作用，已经
改成了石砌拱桥，两边是高高的铁栏杆。我小的时候是个老实孩子，并不到
处乱跑，但我喜欢的一件事情就是站在吊桥上倚着栏杆，向北看那些牌坊，
不，严格地说那时并不知牌坊为何物，真正吸引我的是密密的牌坊下形成
的那条长长的胡同。这虽然不是一条真正的胡同，它不过是许多牌坊用自
己的身形构画出的一个轮廓。但我却觉得这条胡同比我们村里的胡同宽大
得多，气派得多，也长得多。我几次想走进去，但都没有这个胆量。

第一个领我走进这条胡同的是我的大爷爷，他是个很有学问的人，中
等微胖的身材，方方的脸庞，黑红的面孔上留着浅浅的胡子，说话、办事、走
路都是有板有眼又不紧不慢的样子。他会画画，会扎灯，能弹琴，又喜养花
养鸟，常常点着煤油灯一个人在楚界汉河边鏖战。他是看着牌坊长大的，对
于牌坊的点点滴滴无不了如指掌。

在大爷爷的指点和熏陶下，我真是打心眼里爱上了这些石牌坊。它们
的造型气势非凡却又姿态各异。无论是坊上或柱上的题字都是当时名人题
写的，或苍劲古拙，或端庄雄厚，或清秀挺健，风格不一。这些牌坊是我最早
的启蒙识字板，大爷爷常常用拐棍指点着让我认字，什么“东莱三凤”、“解
元进士”、“四世三台”等等，都是从那里学来的。

真正让我喜欢的是牌坊上的那些浮雕，除去那刻字部分，额坊、花板与
柱座、抱柱上都刻有动物花卉，有狮子、蝙蝠、番莲、莲花、牡丹几何图案等，
在柱座、抱柱、坊顶等地方还刻有云纹、几何纹等象征祥瑞、吉庆、富贵、荣
华的图案。我常常在这些雕刻前久久站立，那用洁白如玉的大理石雕成的
仙鹤、喜鹊展翅欲飞，梅花鹿似在跑动，那朵朵的荷花、梅花，仿佛能嗅到它
们的暗香。还有一些栩栩如生的人物，有骑马戴花的，有骑马进城的，有两
军交战的，我弄不明白其中的意思就向大爷爷讨教，原来有一个图案就有
一个典故，其中有：“状元郎御街显荣”、“双狮滚绣球”、“太师少师”、“一品
清廉”、“一路连科”、“万福流云”、“鹿鹤同春”等等。我们祖孙俩常常是讲的
津津乐道，听的津津有味，那优美典雅生动的艺术造型，富于哲理、寓意美
好的内容，都给我留下了美好的印象，并成为心中永久的记忆，石牌坊是让
我认识美的第一个图画本。

随着年龄的增长，大爷爷对每座牌坊给我的讲述也更多更深入了。原
来每座牌坊都是一本故事书，每座牌坊都是一个家族、一个人的奋斗史，是
一个家族、一个人的英雄榜、光荣榜、表彰榜。它在无声地提醒和激励着当
地的学子和百姓努力向前。

一个风清日丽的上午，大爷爷要带我去看看莱州城里的当年树起的第
一座牌坊。那是景泰二年（1451），城里人毛敏千辛万苦考中举人，便想在城
东门里建牌坊。既是为纪念父亲对自己的栽培，光耀门第，也有激励自己和
后辈努力向前的意思。他冲破当时的重重阻碍，最终建起了牌坊。毛敏立的
牌坊对全家人影响巨大，后辈个个奋发向上。他的儿子毛纪在成化二十二
年（1486）乡试获第一（解元），二十三年（1487）考中进士，后来官至少保兼
太子太保、户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而毛纪的四个儿子也全部做了高官。
人们从中看到了树立牌坊的激励作用，自此为始，有了功名便立牌坊在当
地蔚成风气。据记载，明清两朝掖县一地有 97人考中进士，在全国遥遥领
先。

在我开始读书后，我更打心眼里爱上了这些牌坊，因为每天上学我都
要从这条牌坊组成的胡同下走过，渐渐地我明白了：这是一条艺术的长廊，
每一座牌坊都是一座艺术的宝库；这还是一片名人的星空，每座牌坊都是
名人闪闪发亮的眼睛，让人心明眼亮；这更是一条真正的历史隧道，摸着一
块块石头，就会真实地感受到一片片历史的风云。

1956年的春天，我上学必经的那条长长的牌坊胡同中，突然拉上了一
条粗粗的绳子，一切行人车辆都不许通过。绳子旁是一干嘈嘈杂杂的人，询
问原因，说是要砸牌坊了。怕误了上学，我急忙绕道而行。傍晚，我回到家中
把这件事告诉了大爷爷，他先是一惊，紧接着就拿起拐杖，拉上我就向城里
走去。绳子已经撤掉了，高大的牌坊已被砸得人仰马翻，横七竖八地躺在大
道上，断开的石头露着白森森的茬口，零零碎碎的石碴遍地都是。“为什么
要砸掉这些牌坊？”我急切地问。他没有回答。当我再问他时，他闭上了眼
睛，摇了摇满是白发的头。当我再喊他时，他慢慢地睁开了眼睛，夕阳中，我
看到两行老泪正在慢慢流下，那个晚上他再没有说话，也没有吃饭。

后来知道，是当时的县房管会花100元钱雇了城关镇五个庄的建筑队
拆除的，要用这些石头来建红旗会堂。这种拉绳子的事接连发生，牌坊一座
座应声落地。慢慢的，这条由牌坊组成的胡同不再连贯，它变成一段一段的
了。远看就像是农村的草房顶上破了一个一个的大洞，透进了阳光。也像是
满地茁壮的庄稼，忽然遭遇了一场台风，被刮得七零八落。

在我大爷爷去世前，莱州城里还保留着4座牌坊，那座最高大、雕刻最
华丽的“三世天卿坊”也还作为文物保留着。人们还能从它遍刻的卷云纹浮
雕装饰图案中找到祥瑞，还能从造型雄壮威猛的高浮雕双狮滚绣球装饰图
案中寻出欢乐，也还能从双鹿奔跑、神采飞动的体态中看到希望。

1966年春末，在高音喇叭的叫喊声中，在花花绿绿的传单飞散中，耸立
了几百年的牌坊成了被攻击的目标，有的人在上面贴上了砸烂封、资、修的
大标语，有的人围在牌坊前召开声讨会。在一个阳光强烈的中午，城里拥来
了一群风风火火的人，他们个个手里拿着锤子或斧头，在口号和锣鼓声中，
争先恐后地动手砸去牌坊上的浮雕，大街上顿时响起了一片乒乒乓乓的敲
击声，大家不怕石碴飞溅，奋不顾身地冲向前去，为了表达革命的热情，凡
是翘脚能够着的地方，浮雕都砸光了。莱州城里开始不断响起大石块落地
的声音，那声音好响，像是大炮在轰鸣。那声音又好尖，传到耳中，就像是刀
子捅在心上。

我站在一片碎石间，阵阵风吹过来，没有了那条胡同的街道显得异常
空旷，空旷得让人发虚，好在大爷爷已驾鹤西去，否则一定会急得捶胸顿
足、老泪纵横了吧。

忽然，眼前一亮，我发现一块碎石上有一只完整的蝙蝠雕刻图案，我抢
前一步，把它紧紧地抓在手里，又轻轻地贴在了胸前，我一直把它保存在身
边，每当看到它，我就会想起大爷爷带我走过那条胡同时的美好时光，就会
想起一个个动人的故事，更会想到那一个个催人奋进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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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之见

多少恨 都分赴清寒
□林纾英

■生活质感人生如同一次长途旅行，你会在车上遇到不同的
人，后来这些人陆续下车，你将继续你的旅程。

像我这样阅历并不十分丰富的人，在人生这趟车
上遇到与我过从甚密的人，也要有几十位之多，其中就
有我曾经而且仅有的两位师傅。

师傅一词，广义为尊称，在北京问路，先叫上一声
“师傅”更显礼貌。狭义则指工厂中具有师徒关系的师
傅。我当年作为知青返城进了一家钢铁厂机务段当火
车司炉，有缘结识了两位师傅——而且必须是两位，一
位正司机、一位副司机，我们朝夕相处了几百个日夜。

正司机姓张，副司机姓苏，都是先后从农村进城做
工，只不过，张师傅年纪大，资历老，据说是从朱各庄水
库调来的。两人年龄、阅历不同，张师傅身上职业工人
的气质更明显，苏师傅身上还时不时表现出农民的朴
实和心计。

他们来自同一县，即武松和潘金莲的老家。据说潘
金莲是县城东五里黄金庄村人氏，武松是县城东三里
路的孔宋庄人氏，两人其实只相距两里地，傍晚散步应
该能碰上。当然，我只听两位师傅多次谈及与武松同
乡，绝口不提潘姓女子。

机务段的工作是辛苦的，白班夜班两班倒，每个班
连续工作12个小时。作为火车司炉，我的任务是为火车
提供动力支持，即把车头煤箱的煤炭一锹一锹地填到
炉膛中。那锹大得吓人，比大脸盆还大，一锹煤足足 20
公斤。我那时20多岁，一顿可以吃下三四个馒头。干起
活来也不含糊。把煤锹铲向煤堆，以180度左旋弧线，迅
即扭身，与此同时，左脚踩下风动开门踏板，只听炉门
咣当一声打开，风助火势，巨兽似的火舌瞬时将煤卷进
炉膛。司炉的专业性在于，要在煤锹进入炉膛一刹那，
以精准角度，使锹上的煤高速到达煤炭烧乏的指定位
置。

到了盛夏，司机室高温难挨，三师徒汗如雨下，工
作服水洗过一般。张师傅让我去运输部领冰糕，我提着
壶跑去了。一回车上，我们来不及吮吸，直接嘎嘣嘣地
嚼。几分钟后，我感觉从牙齿到口腔已失去味觉和触
觉。多年后，我在河北大学医务室为拔牙打麻药，突然
感觉在重温火车上吃冰糕的经历。那时年轻，胃也皮
实，这么一大堆冰块入肚，竟然没事。张师傅到底年长
几岁，吃多了会闹肚子。

真正难熬的是夜班，劳累、困乏，止不住打盹儿，实
在忍受不了时，我便使出独家神功，把巴掌宽的木板架
在两只铁桶上，一条腿着地躺下，随车头一晃一晃地入
梦，巨大的蒸汽火车成为我的摇篮。张师傅并不理会这
些，他需要集中精力开车。苏师傅则体谅地让出他的副
司机位置，由我负责瞭望，他来做司炉。而我知道，这有
违操作规程。

恢复高考后，我利用倒班的闲暇温习功课。有一天
傍晚要接班时，苏师傅跑来兴奋地向我喊：“有好消息

了，中榜了！”他的手里攥着装有高考录取通知书的牛
皮信封，封皮上蹭有油污。他真心为徒弟高兴。他曾对
我说：“你是有知识的人，早晚会离开，这活儿多脏多累
呀，不适合你。”离开机务段之前，我又工作了几个月。
两位师傅对我的关心中，已包含几分留恋。有好几次，
我困乏无比，躺在木板上就睡了。等火车的咣当声惊醒
我，迷离睡眼中，我看到师傅在替我填煤的身影。

张师傅和苏师傅是性格迥异的两个男人，张师傅
性情粗犷，心里藏不住事,而且嗓门特大，声音嘶哑.我
亲眼看到他为交接班的事与值班员高声争吵，但他常
以玩笑结束话题，绝不会撕破脸。他深谙人情世故，不
把事情弄僵。苏师傅身材魁梧，相貌英俊，但心细如丝。
人的身材与性格有一种奇怪的反差，身材高大的男人
往往细致。苏师傅话并不多，语气温和，说出话来总带
着几分诙谐，用张师傅的话说这属“蔫儿坏”。

我刚做工时缺少经验，丢三落四，给锅炉上水常常
外溢，放气排水垢时忘记留化验水。张师傅会直接批评
我：“你怎么回事？这么简单还记不住。”并不耐心教我。
每逢这时，苏师傅会不声不响地帮我纠正，亲自做示
范，甚至替代我去做。在这种氛围中干活，我乐得自在。
他们从心里关心我、善待我还有一个不言而喻的原因，
虽说我只是一个回城高中生，因为喜欢写作，常在厂报
和广播站发表诗文，段里“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板报都
由我来办。在师傅眼里，我是秀才甚至是知识分子，他
们关照我，出自对文化人的尊重。

有一段时间，高考复习功课用眼过度，我眼睛变得
近视，看东西时眼前像蒙着一层雾。有一天，我替苏师
傅在车窗瞭望，车头拐过一个弯道后，看到不远处有红
灯在晃，果断地大喊：“红灯！停车！”张师傅以为情况紧
急，猛地使用了大手刹，火车头哧啦一声减速，车轮与
钢轨发出刺耳的摩擦声。

列车停稳后，我忽然意识到，因为眼睛近视，错把
一位信号工穿的红背心当成红色信号灯了。向来脾气
急躁的张师傅反而劝我，“没事，总比看不到红灯，刹不
住车强吧。”我羞愧难当。

说起来后怕，我们师徒三人经历过一次与死神擦
肩的重大事故。那是一个白班，我们在一个弯道处维修
保养机车。这是台比我年龄大两倍的日本造小车头。正

常交接班是七点半，不知道为什么，接班的三位师傅和
一位女焊工竟然提前半小时来了。苏师傅与那位正司
机开玩笑：“来得早，我们也不给你们发工钱呀！”那位
漂亮的女焊工是我父亲同事的女儿，我经过她时叫了
声“晓红”，她冲我笑笑，脸颊依然是晚霞似的绯红。

回到机务段，我刚跳进值班室隔壁的洗澡池，只听
“嘭”的一声巨响，从窗外望去，只见小车头停车的位置
上空升起一股黄烟。坏了，出大事了！后来得知，下一班
的四位师傅正在车头干活，突然有一辆车头因错入道
岔沿同一条车轨驶来，撞上小车头，车上的人顿时人仰
马翻，车头下做检查的正司机大腿被轧断，晓红为此失
去四根肋骨，从此我再没见过她上班。她今后的命运可
想而知。3个月后，运输部开大会，车务段那位搬错道岔
的信号工被捕入狱，判了3年。

机务段本是穿着油包工作服的清一色大老爷们，
有一天在值班室最东侧的一间锅炉水化验室，却出现
了两位如花似玉的女化验员。年龄大的已婚，丰满性
感，偶尔到我们车头取样时，苏师傅会开几句我似懂非
懂的玩笑。那位年轻的娇小白皙，笑声清脆。我那时也
是青春年华，可惜不敢存有任何奢望。每次她们来取样
时，云蒸霞蔚，天晴气朗，师徒三人顿添无限豪情。

高考让我离开了生产第一线，离开了做学徒工两
年多的机务段，离开了上游 295号蒸汽火车头，离开了
与我有着深厚情谊的两位师傅。我成了一名记者。那段
产业工人的生活成为磨砺我体魄和意志的经历。而我
的那些师傅，他们仍会在被煤堆包围的机务段值班室
兼休息室里，坐在用钢条焊接、用油黑木板做成的凳子
上，围着火炉，煮着自带的面条和荷包蛋，伴着轰隆作
响的火车头，年复一年，直至退休。

苦于多年与家人两地生活，张师傅还是舍弃了城
市，离开了机务段，那时他只有四十来岁。听说苏师傅
也换了一个部门，好像是在三产公司当了经理。他是那
种机智男人，如果文化程度再高些，应该有大的作为。

岁月匆匆，我依然怀念两位真诚待我的师傅，怀念
那些淳朴本色、靠甩膀子丢汗珠子吃饭的工友。

多年来，始终有一样东西被我视若珍宝。这是一块
用高强度玻璃制成的火车水表，当初从295号机车更换
下来时，张师傅对我说了句“拿你家玩吧”，我不经意地
拿回家，送给父亲练书法做镇尺。如今，父亲已离开我
十多个年头了，这块水表镇尺又回到我手中。它是我对
机务段生活的惟一纪念物。

当然，还有一个遗憾值得一提。当初张师傅抽烟时
每每送我一支，我也像模像样地吸两口。有一天我好奇
地问他，为什么总是送烟给我？他笑着说：“在培养你
呀，等你学会了，自己买烟，师傅不就有高档烟抽了
吗？”可惜我至今没学会抽烟，也自然没送过他。

在一个礼尚往来的国度，我为什么竟没想起送他
哪怕一盒香烟呢？

■记 忆

诗人多灵心善感，往往以情累身。又诗以
抒怀为主，故诗人皆深于哀乐。缪钺把深陷哀
乐中的诗人分为两种：一为入而能出，一为往
而不返。入而能出者，虽深于哀乐而不滞，善感
亦善自遣。往而不返者，沉湎深曲，每日困守愁
城，黯然至索魂蚀骨，最终魂飞魄散！

冯小青当属后者，作为诗人，她的悲剧在
于入而不能出，执而不知返。

潘光旦早在 1927 年，就曾针对中国的家
庭问题做过一次问卷调查，结果显示，文化水
平越高的，对婚姻的浪漫与激情要求越高。这
在调查者看来，“实为一绝不幸之事实”，“惟理
想可无，健全之目的则不可无”。按照潘氏理
论，冯小青的悲剧在于她对生活过于理想化，
对浪漫爱情极端的推崇，以致自焚于虚妄的自
恋中。冯小青在正史上并无记载，只偶尔见诸
于文艺作品中。冯小青生于官宦人家，其父亲
曾为广陵太守，可谓位高爵显。小青自小聪颖
伶俐，貌美仪雅，深得父母宠爱。其母亲是位饱
读诗书的大家闺秀，精于笔墨丹青。对于聪慧
的小青，母亲寄望颇重，自幼对其言传身教，悉
心培育，期她才貌双全，担领一代女史之盛名。

在小青 10 岁的时候，太守府中来了位化
缘尼姑，对小青留下一句话：“此女早慧命薄，
愿乞作弟子；倘不忍割舍，万勿让她读书识字，
也许还可有三十年阳寿！”她的母亲不悦此言，
也没有过于在意，此后的日子里，对独女小青
依然不遗余力地悉心调教，聪慧的小青不负母
望，很快出落成远近闻名的才女、美女，琴棋书
画、诗词歌赋无所不能。

可惜好景不长。建文四年，燕王朱棣借“靖
难”之名夺得了建文帝的皇位，冯小青的父亲
作为朝廷重臣，在朱棣攻打南京时，带兵与之
对抗。朱棣事成后，冯家被诛九族，小青因为当
时正投亲，侥幸躲过诛杀，事后随远房亲戚杨
夫人流落到了杭州。

在杭州，风姿绰约、才艺超绝的小青邂逅
了富家公子冯通，儒雅风流的冯生颇会讨人欢
心，两人感情渐笃，只是冯生彼时已有家室。

志趣高洁、怀瑾握瑜的冯小青，对与人做
小，自然心有不甘，只是此已非彼时，生活无
着、孤苦伶仃、无依无靠的小青，难以计较太
多，她无奈地接受现实，屈嫁冯通为妾。

走进了冯家大门，小青的人生就迈向了末
路。婚姻初结，小青以才能随变酬答，悉出意
表，因貌素娴仪则，举止言行尽得风流态，使冯
通深深迷恋，日甚一日。这样自然为日受丈夫
冷落的正室崔氏所不容。此后，她施尽手段，对
小青百般凌辱，肆意刁难。冯通生就懦弱，又悸
于崔氏家门势力，对崔氏加于小青的种种手
段，冯生不敢违意地说出半个不字。此后，行止
受限的冯通很少再走近小青，即便偶尔有行，
也不敢明目张胆与其言欢。

面对这样的生活，小青很无奈，苦闷。本就
心地孤高的小青，每日枯灯孤坐，愁心欲碎。在
百无聊赖中，她把情感转移到汤显祖的《牡丹
亭》剧本中，并随剧情时喜时嗔，或啼或笑，对
其荒谬的还魂情节深信不疑。

她对杜丽娘还魂重生悠然神往，对自己的

处境愈发感叹：“天哪，若都许死后自寻佳偶，
岂惜留薄命，活作羁囚？”沉湎日深，最终致使
她把身心彻底地嵌入了戏中，自觉地做了书中
那些悲剧女性角色，与其艾怨怜叹，随喜随悲：

冷雨幽窗不可听，挑灯闲看牡丹亭；人间
亦有痴如我，岂独伤心是小青。垂帘只愁好景
少，卷帘又怕风缭绕；帘卷帘垂底事难，不情不
绪谁能晓！雪意阁云云不流，旧云正压新云
头；来颠颠笔落窗外，松岚秀处当我楼。

大妇崔氏为了彻底断绝小青与冯通的恩
义，将小青送到西湖湖心孤山的一座别墅中，
相伴她的只一年老女仆，再无人踪。在孤山，虽
然供应不缺，她却与外界完全失去了联系，实
际上被变相囚禁在了西湖孤岛上。复杂难鸣的
心思久久缠绕，深怨沉忧，犹春蚕作茧，愈缚愈
牢，牢不可脱。小青的性格变得日渐孤僻，做出
的举动也超乎常人。每日里，她将自己精心地
梳洗打扮，潸潸地来到湖边，面对着清澈的湖
水痴痴地、久久地发呆，并郁郁自语：

新妆竟与画图争，知在昭阳第几名。庾影
自临春水照，卿须怜我我怜卿。

小青住所不远处就是宋代处士林和靖曾
经隐居之所，那里，有他植下的大片梅林。眼前
已不是梅开季节，居士也随时空远散，目之所
接，已物是人非。念及双亲逝去，夫妻恩情不
再，自己被软禁于西湖孤岛，情景几为阶下囚。
触及前般，唤动小青许多情肠：

春衫血泪点轻纱，吹入林逋处士家；岭上
梅花三百树，一时应变杜鹃花。乡心不畏两峰
高，昨夜慈亲入梦遥；说是浙江潮有信，浙潮
争似广陵潮。

孤山上，形影相吊、郁郁寡欢的小青，终以
愁致病。她拒绝请医为其延治，随着病情的加
重，小青的心越来越坦然，越从容：

稽首慈云大士前，莫生西土莫生天；愿为
一滴杨枝水，化作人间并蒂莲。

她期待死亡来临，希望以此世肉体的寂灭
换取来世精神的解放和追求爱情的自由。

小青此时此际终于领悟了10岁那年僧尼
于她“寿不过三十”一语。她预感到了自己留在
世上的时间不会太久，遣仆重金延请画师为自
己作了一幅画像，画中的她姿容绝世，波光欲
转，妆以淡艳，人带憨态，惹她无尽的爱恋。她
恋上水中自己的影子，恋上凄迷婉曲的画中
人。白天，她坚持着去湖边面对水中那袅袅的
倩影，夜里则与画像中婉弱的小青泪眼相看。

素弦声断，娉婷猝萎，在小青 18 岁的花
季。朦胧的西湖秋水，永远怀着她的芳菲凄恻，
在低沉的阴霾中谛听她最后的怅惋：

文姬远嫁昭君塞，小青又续风流债；也亏
一阵墨罡风，火轮下，抽身快，单单零零清凉
界。原不是鸳鸯一派，休算作相思一概；自思自
解自商量，心可在，魂可在，著衫又执双裙带。

湖山此地曾埋玉，花月其人可铸金。今夜
昏灯下，走不出小青的我，伏案一曲，隔世知
音，与青应和，慰青诗魂：

款曲就心灯，泪湿恨不鸣。自伤孤月影，更
恸九天情。揽镜怜娇媚，临阶怅落英。从今宁玉
碎，秋语作蝉声。

曾经的师傅
□要力石

很多年了
惟有你悬挂在我黑色的长夜里
如果再来晋地
我不会再去看你
1500多年的时光之索
缠绕在我盘根错节的灵魂里
打成一个无语之结
心灵上日夜闪亮

头顶危崖 面向深谷
脊梁 选择了风暴 寂寞还有坚持
所以 我不会再麻木地膜拜
不忍再去踩你千年的筋骨
让更多的人与你契合吧
脚印很多
读懂你的心 和空的几何？

几天前 喧嚣的节气中
我走在红地毯上
走在金丝装饰的城堡中
喜悦的文字上下雀跃
这一切——
多么傻
不能坚守自己的位置
还能站立多久呢

很久没有与现实和历史对酌了
你只是在别人的操纵中
努力寻找浮华的神话
而我的悬空寺
不管是否会有人想起
依然清癯地站着

沙棘
在山西
我最大的收获
是找到一把沙棘的种子
我用面食充分滋养心田
尝试种植自己的树林
在我的灵魂里
痴想它为多病的土壤
疗疾
用它根须和健壮的身体
固水封土
用它挺直的躯干
支撑着我疼痛的脊椎
在残酷而脆弱的现实中
耐寒耐旱耐瘠薄

悬空寺（外一首）

□申 林


